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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
朱 虹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所谓中国社会转型，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
迁来看，是指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传统向现代变
革;从当下正在推进的社会变革而言，则是特指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视野，中国社会
转型与发生在西方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变迁的进
程迥然不同。正如孙立平所言，“中国社会转
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
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
涵”［1］。中国独特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导致
13 亿中国人精神世界遭遇巨大的震荡，从价值
观、世界观到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方面面都
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周晓虹将这中国特定历史
时期的社会心理嬗变称之为: 中国体验。［2］中
国体验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言，而信任危机、消费
主义、金钱至上、婚恋分离、性自由、漂泊与孤
独、疏离与冷漠、仇富与恨官、焦虑与倦怠等等，
大概则是方文所言的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3］

其中，信任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
13 亿中国人都被卷入其中、集体感到焦虑的一
种社会心理现象。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危机是所有国家迈向
现代社会都要遭遇的社会危机，是快速变化的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通过“民主政
府”、“司法制度”、“专家系统”、“信用体系”、
“社会保险”等社会系统治理，有效地解决了作
为现代性危机的社会信任问题。这些现代制度
降低了人们应对快速社会流动、高度技术分工

带来的不确定性，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
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
集与分析的复杂认知过程，使人们重新获得安
全与信任。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不仅
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也是一个信任机制发
生有趣而重要的方式转变的社会”［4］( P186)。与
吉登斯所描述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经历的信任危
机不同，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
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
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产
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
机。当代中国人的信任如同多米诺骨牌在所有
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崩塌，从传统的人际关系
到现代的符号与专家体系，以及最日常的消费
领域和最根本的制度与政府层面，无一幸免。
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
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人最
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
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
“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
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
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
式。［5］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
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
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
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养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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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举案齐眉”、“兄弟手足”、“相濡以沫”、
“夜不闭户”这些民间俗语，就为我们勾勒出田
野牧歌、守望相助的由家族与邻里等熟人构成
的充满信任关系的日常生活图景。熟人社会一
直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唯一不同的是: 在传统农
耕时代，熟人社会是通过土地及建立在土地之
上的“安土重迁”的习俗形成的; 而在毛泽东时
代，熟人社会则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户口、
单位”等社会控制机制得以建立和巩固的。熟
人社会结构的松弛与瓦解发生在改革开放以
后，高考、“返城”、下海经商、进城打工、下岗再
就业等频繁的社会流动与“孔雀东南飞”式的
地理迁徙，迅速改变了静态化的社会结构，人们
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传统的、稳
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渐渐被易变
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于是，以
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
的冲击，中国人开始体验到社会信任方面的不
确定性。

如果说邻里关系的冷漠、“杀熟”现象的出
现，动摇了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
那么对家庭成员信任关系的质疑则让中国人彻
底丧失了本体安全感。婚姻及建立在此基础上
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倚重的生活共
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但是一种社会态度，简直就
是一种人生信仰; “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
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质疑的信任关系。但
是今天，父母已经不能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
了新的养老模式“养房防老”; 面对婚姻关系的
脆弱，“婚前财产公证”很快成为规避婚姻风险
的一把利器，这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却在婚
姻关系缔结之初就刺伤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
让婚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广而言之，父
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邻里间似乎都需要设
防，陌生人之间更是人人自危。一项调查证实:
大多数中国人不敢搀扶在街头摔倒的老人。
“愿不愿意搀扶”测量的是社会冷漠程度，而
“敢不敢搀扶”反映的则是人际信任水平。

人际信任危机重创了中国人以“关系”、
“人伦”为行为规范的日常生活秩序，人们陷入
了不知如何与人交往的困境之中。拿商品消费
来说，中国人对购买之物充满狐疑。从汽车、房

地产等大宗耐用家庭消费品，到药品、食品、衣
物等日常用品无一能让人放心，尤其是苏丹红、
三聚氰胺、塑化剂、黑心棉、地沟油等一系列假
冒伪劣食品所带来的生命安全问题，已成为今
天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梦魇。失范的中国市场引
发了全面的消费信任危机: 商品价格虚高混乱
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 虚假的广告信息扰乱人
们的消费认知与消费决策;低劣的产品质量，尤
其是食品安全构成了健康威胁，凡此种种，导致
普遍的社会恐慌，引发了危机情绪的蔓延。今
天，人们早已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
消费活动已成为现代人最频繁发生、最日常参
与的社会活动，消费信任已成为人们切身体验
和观察社会信任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消
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会传导为对整个社
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
政府的不信任。

对中国政府是否信任?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
迥然不同的看法。2011 年世界五大公关公司
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
告显示中国政府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6］，网络
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尤其是都市精英阶层完
全质疑调查的结果的真实性。笔者刚刚结束的
一项全国性的社会信任调查研究，则证实了农
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
府的高信任水平。在中国，政府信任问题无法
用西方政治学的视角进行解释，这是一个典型
的中国问题。首先何谓政府? 我们的深度访谈
研究发现，民众将政府、政党、国家、制度完全混
淆使用，弄不清这些政治学概念的差别，这使我
们无法准确判断调查者所表达的是制度信任还
是政府信任? 另外，信任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当被问及什么是“信任”
时，大家的答案似乎都集中在“放心”、“靠得
住”、“信得过”这些词汇和字眼上，在中国人的
语境中，信任代表了一种“保障感”。弄清楚了
民众对政府和信任的真实语意之后，我们就不
难解释所谓底层民众非常信任政府。其实，与
其说是信任政府，不如说是强烈依赖政府。中
国政府几乎掌控所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普通
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没有能力在资源获取
和维护方面进行自我保障，只能寄望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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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底层的这种认知也与政府通过大众媒介
极力宣传无所不能的、强大有力的、大包大揽的
大政府形象有关。然而，建立在依赖与期待心
理之上的政府信任，一旦遭遇经济停滞、社会保
障短缺，或是政府无法兑现大肆宣传的各种民
生计划，就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笔者的调研还显示，与低收入阶层不同，中
等收入以上的社会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很
低。他们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对食
品安全、社会治安、环境污染、社会冲突等越演
越烈的社会问题的根治能力失去信任。危邦不
入、乱邦不居，近年来大规模的投资与技术移民
潮就是他们因对政府失去信任而作出的无奈选
择。从更深层次分析，官员腐败与官僚资本的
垄断已经成为彻底摧毁原本岌岌可危的政府信
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乡土信任，到信任危机，再到社会信任的重
建，应该成为中国体验的完整过程。在这一痛苦
而漫长的过程中，真正完善而成熟的社会信任不
应建立对某个品质优秀、能力超群的个人(即所谓
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个人) 的信任之上，也不能建
立在对某个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的信任之上。我
们期待的社会信任应该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

障，它是建立在完满的顶层设计和一系列百无一
疏的技术措施基础上的。这样的信任体系的建
构，不仅能够使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有保障的行
动空间，而且也能够使他们获得人生最为完美的
精神体验，而这种体验或这种感受，将比单纯的
GDP的增长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理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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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种中国体验
马广海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所谓中国体验，就是在当前宏观社会变迁
的背景下，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所经历的种种嬗变，也可以说，中国体验就
是最近几十年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在中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中所留下的鲜活印记。为什么说贫
富差距也是一种中国体验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
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

贫富差距指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社会成员之
间( 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 在收入和财富两个方

面所存在的差距。200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伴随经济快速
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报告中
说，尽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
差距，但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报告结论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 0． 5 的高
压线，达到了0． 496，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发改委
专家杨宜勇指出，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
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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